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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些往事.
四十年前我的邻居是一

位新提拔的年轻干部. 一到
入夜门庭甚热闹, 提着大包
小袋的人纷至沓来, 大有踏
破门槛之虞

出来接待是某长夫人,
家里的当权派.

夫君升职后回家晚, 这
天晚上隔墙有我的耳听见这
对夫妻吵架.

“他的事我不能办！你怎
么好收下他的东西？你这不
是叫我为难吗？”

“为难啥？这为难啥？！这次
办不了下次瞅准机会再办！”

“东西不要再收了,屋子
装不完了.”男的压低声音说.

“愁啥？！我拿去卖！”女
的声音压得更低.

后来这家子搬走了.男的
升到省里去了.

过了十五年我从电视上
突然看到这位父母官竟然锒
铛入狱, 罪名是贪污受贿,被
判了无期徒刑.

我想到他那位夫人, 此刻
心情如何？

翠茵在南部汽车总站
送朋友的时候，看到一个
五十多岁的大妈，蹲在路
边哭诉。

也 许 是 司 空 见 惯 了 ，
也或许是大家都忙着赶路
无暇顾及，没有人停下匆
忙的脚步。

烈日下大妈的哭声让
翠茵觉得特别难过。

翠茵把大妈带到候车
站，并给她买来一杯饮料。

大妈说她家在华欣海
边，来曼谷找亲人的，谁知
道刚刚到达曼谷车站，随
身包却被小偷偷走了。现
在钱没了手机没了，亲人
的地址也没了，连回家的
车费都没了，怎么办呀。

“您孩子呢？记得住
孩子的电话号码吗？我帮
您 打 电 话 。”翠 茵 热 心 地
问。

“我家里就我一个老
太婆，我只有一个养子，但
是他在英国读书，而且这
个 时 候 他 那 里 才 凌 晨 五
点，还没有起床呢。”大妈
说。

看 到 焦 虑 伤 心 的 大
妈，翠茵想起相依为命的
祖母，如果祖母也遇上这
种事，该多么难受呀。

翠茵也是今年才参加
工作的，薪金低少，每个月
和祖母的日子都过得捉襟
见肘。想起祖母的教诲：
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要
做善事，佛祖会保佑的。
翠茵毫不犹豫地把身上所
有的现金两千多全部给了
大妈。

大 妈 千 恩 万 谢 ，并 把
家里的地址和电话都给翠
茵留下，也要了翠茵的电

话号码和银行账号，大妈
说回到家一定尽快把钱还
上。

翠 茵 给 大 妈 买 好 车
票，并把老人家送上车。

临 别 ，大 妈 摘 下 戴 在
脖子上的项链，送给翠茵。

“ 这 条 项 链 和 佛 像 ，
是我的宝贝，五十多年来，
一直戴在我身上，从来没
有摘下。虽然不值钱，但
是大妈相信佛祖一定会保
佑你一生平安的！”

翠 茵 百 般 推 辞 ，不 敢
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最
后在大妈的恳求下，只好
答应大妈暂时保管。

“ 姑 娘 ，你 是 最 善 良
的好女孩，我儿子也特别
好！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儿
媳 妇 该 是 多 么 大 的 福 报
呀，等我儿子留学归来哦，
我 相 信 你 们 会 互 相 喜 欢
的。”大妈在车窗向翠茵大
声喊道。

翠茵回家后把当天发
生的事告诉了祖母，并请
祖 母 帮 忙 把 项 链 妥 善 保
存。

祖 母 接 过 项 链 ，仔 细
端详，眼睛突然明亮起来，
轻轻抚摸着佛像，双手颤
抖。

然 后 ，祖 母 从 柜 子 里
找出她珍藏的宝贝，一个
一模一样的项链和佛像。

第 二 天 一 早 ，翠 茵 和
祖 母 就 坐 上 去 华 欣 的 客
车，找到了大妈。

祖母和大妈紧紧拥抱
着。

大妈正是祖母一辈子
苦苦找寻失散了近五十年
的女儿。大妈的项链和佛
像，正是当年祖母戴在女

儿脖子上的。失散的时候
大妈才五岁。

后 来 的 后 来 ，大 妈 的
大福报也实现了！

媚琳坐在医院长廊的
座椅上，眼里全是茫然，老
了病了，心愿却未了，人生
就是如此的无奈。

一个修长优雅的女人
款款而过。

媚琳的脑海飘过一个
久违的倩影。

“慧姐、慧姐，你在哪
里呀？”媚琳喃喃而语。

女 人 猛 地 停 下 脚 步 ，
轻呼：“叫我吗？请问您是
哪位？”

媚 琳 努 力 想 站 起 来 ，
一阵眩晕，身体不由自主
地踉跄一下，被对方一把
扶住。

“你是？”
“慧姐，真的是你呀，

我是阿琳。”
“阿琳？”对方惊愕地看

着媚琳，满脸惊愕。
“ 我 现 在 又 病 又 老 ，成

了这个鬼样子，您当然认
不出来了，真的报应呀！”
媚琳痛哭流泪。“我对不起
姐姐，老天保佑，能让我今
天遇上姐姐，有机会当面
向您请罪。”

慧 姐 和 媚 琳 坐 在 一
起，默默无语，千言万语，
无从说起。

三 十 年 前 ，媚 琳 是 慧
姐家的保姆，因为疏忽大
意，带小孩去公园玩的时
候弄丢了慧姐三岁的独生
儿子，害得慧姐与丈夫和
婆家反目成仇，慧姐被迫
背井离乡漂泊欧洲。

“ 慧 姐 ，您 知 道 吗 ？
这二十多年来，我找您找
得好苦呀！无论我如何努
力 ，都 打 听 不 到 您 的 下
落。”媚琳又哭了。

“我一直在欧洲独自一
人过生活，不想回到泰国
这个伤心之地，你知道的，
我是孤儿院长大的，除了
儿子，我没有亲人了！这
次回来是因为找到匹配的
骨髓，我得了白血病，需要
换骨髓。”慧姐轻轻地说。

“ 妈 ，您 怎 么 在 这 里 ？
让我好找呀？”一个三十出
头的帅哥走过来，体贴地
拉着母亲的手。“我刚才已
经跟医院正式签订了捐献
骨髓契约，一切顺利，您的
儿子可以救人了！”

“ 儿 呀 ，这 就 是 我 们 一
直在找的你的生身母亲。”
媚琳拉着帅哥的手，交到
慧姐手上“当年弄丢了孩
子，我非常自责，从此后我
放弃一切，全心全意找孩
子。谢天谢地，六年过后，
我终于找到了孩子，但是
我却无法找到您，您婆家
也搬家不知去向。我含辛
茹苦把孩子养大成人，儿
子也非常争气非常棒！现
在我把儿子完好还给您，
老 天 爷 也 算 是 让 我 赎 罪
了。”媚琳苍老的脸上露出
宽慰的笑容。

医 院 隔 壁 寺 院 的 禅
声、树叶间的亮光、空气中
的微尘，还有帅哥兴奋的
诉说，一切的一切，都深深
浅浅地抚慰着慧姐和媚琳
的心!

慧 姐 的 手 术 非 常 成
功，因为给她捐献骨髓的
正是她的亲生儿子！

佛祖保佑（外一篇）

微型小说专辑
温晓云

赎罪

芳 说 ，联 系 好 了 陈
伯，照地址去吧！

穿 过 小 路 ，远 近 的 云
朵落在树丛上，迎面而来，
又飘忽而去，远远的已看
见伫立在牵牛花下的陈伯
了。

我 点 了 头 算 是 招 呼
了，钥匙伸进锈斑了的锁
孔铁栅咿呀的开了，园子
荒芜到连小路也掩隐在草
堆里，陈伯踢着野草穿过
树荫，任我的行李在乱石
中打破荒园的寂静。

是的！这唯一的容身
之地，我得先安顿下来。

屋内落地幔帘把光挡
得一点生气也没有，陈伯
把窗幔拉开了些，刺眼的
光突然穿满一屋，我下意
识把丝巾抓的更紧，陈伯
又把幔帘拉成小缝不让光
进来。

陈 旧 的 家 具 ，古 雅 的
吊灯，都溢满着浓浓的风
华，陈伯示意随着他，门扭
了两下开了，依然窗幔紧
闭，他比划了几下，意思是
我的房间，又朝着后院比
划了一下，他住那儿，此刻
才知道他又聋又哑，我拉
着皮箱，脑里无头绪的乱
着。

从 疗 养 院 该 说 逃 出
吧！我急着找芳，赵东发
律师信准备离婚诉讼，芳
除了安抚我，只能先安置
我暂住她的旧居。

房间的墙纸在翠绿的
中飘着粉红的裙子，仿佛
整座草原就在我的房内，
洁净的花床罩、枕头，显然
是为我而布置的，我扯下
了头巾走到窗边，帘外一
片墨绿的蔓藤缠住树的枝
丫，墙外几户大院一片空
寂，正张望时，屋檐突然跳
出一只黑猫一溜烟又不见
了，该是我脸上的疤把猫
吓跑了吧？

不 知 瘫 睡 了 多 久 ，敲
门声把我吵醒时，窗帘上

布满了月光和树影，谢了
陈伯端来的饭菜却是一点
胃口也没有，打开窗帘，黑
压压的树林上，月光如银
星色可数。

早上陈伯把日用品和
食物都堆在厨房里了，我
打开水龙头，水流的嘶吼
声叫我有些慌乱，关了它
便往后篱笆走去，篱笆种
了层层的竹林，缓缓地轻
水声才看见竹林下原来是
一条清澈的水渠。

鱼 儿 在 水 草 中 穿 着 ，
蜻蜓在水面上扫着，我忍
不 住 光 着 脚 顺 着 水 渠 走
着，捞着鱼儿，这一早一袭
睡衣，我乐乎呼的在小雏
菊花间玩着，直到陈伯咿
咿呀呀的喊叫声才被赶回
篱笆内。

我的清晨几乎都在这
条清流中淌淌而过，尽管
我脸上的疤痕还在，我依
然喜欢水影中满头鲜花的
我，这一带生灵真的不少，
司空见惯的松鼠，青蛙，草
丛窜过的小蛇，水中扭动
的花蛇，我和他们像是混
沌世界中的生物，吃饱了
就尽情玩乐，陈伯一样每
天都为我准备食物，而多
数的食物却被我捧去喂养
了我世界里的精灵。

独 居 大 院 ，院 子 里 的
芒草长得又高又大，好几
次陈伯想把那些草割了都
被我极力制止，我爱那风
吹草长，云翳相连的苍茫，
陈伯只好把草木横生的院
落劈开一条往大沟渠的小
径，我和陈伯便成了飞草
中的两只幽灵。

直到一天陈伯被一条
青竹蛇咬伤后一斧头一斧
头的往它头上劈，我惊吓
到整晚噩梦连连，哭叫着
醒来，终于又住进了医院，
遍体鳞伤的我却不知为何
受伤？陈伯的沉默，更让
我梦里梦外一片纷乱。

出 院 时 ，花 园 面 目 全

非，荒草已铺上了石砖，窗
前的枝叶也被剪得光秃秃
的，我又是一阵晕眩的尖
叫着陈伯说：几处蛇窝都
掩 埋 在 石 灰 堆 里 了 ……
但，我，那苍茫的世界呢？

我整天紧闭窗帘瘫厌
厌的，窗外的光照的我头
痛 ，我 等 ，等 窗 外 树 影 入
帘。

房内只剩下天花板上
的灯，坐凳，衣架、枱灯都
不见了，后门已上了大锁。

我直觉楼上又住了一
个妙龄女子，她总开着水
让它呼噜呼噜的响，水管
经 过 我 的 墙 像 打 鼾 的 声
音，我告诉陈伯那女人，陈
伯嗯嗯嗯的，瞪着大眼一
脸茫然，让我笑得不能制
止，陈伯竟……！

但楼上的间歇声音叫
我头痛欲裂，我摔烂杯子，
敲窗沿……甚至把草丛的
镰刀藏在枕头下，好对付
骚扰我的女人，而陈伯不
但充耳不闻更视若不见。

有 时 ，小 清 溪 外 的 风
啊！树啊！许多精灵在深
宵的漆黑中轻轻的召唤着
我，尽管陈伯用了大锁将
后门锁上，我仍然趁着满
月的晚上，揣着食物从篱
笆围溜出去，我在青草泥
泞的流水中和天籁呢喃，
我经常被荆棘割伤而不自
知，竹林下月溪成了我的
清华池，除了清晨，我更爱
在月光下游荡。隐隐中我
感觉着被一双甚而更多眼
睛监视着我，后门的锁解
了 ，陈 伯 不 再 管 我 ，他 知
道，我无非是爱着天外的
一切。

直 到 我 在 狂 风 骤 雨
中，被拯救人员用担架把
我 从 山 沟 下 的 泥 流 中 救
起，我是穿着僵尸装的人，
在 雷 风 骤 雨 中 准 备 消 灭
我。

我 尖 叫 着 、踢 着 ……
陈伯！陈伯！只是我完全

溃败了，我的脚被像石膏
般紧紧的扎住而毫无动弹
之 力 ……. 僵 尸 人 说 ，镇
住，镇住，！快！快！

--------
芳……翻着一张张写

满了字的纸张………
我 寂 寞 的 想 写 诗/我

来了/去了/来了天边/去了
天外/我亲爱的/我寂寞的
不敢想你啊！

大 树 半 掩 的 苔 阶 ，落
叶孤零萧索，待风一吹，又
戚 戚 的 飘 了/掩 起 了 那 篇
叶 脉 里 的 诗 行/是 枯 萎 了
的 秋 凉/秋 诗 染 了 一 泥 忧
伤/远方近处/哪有春风顾
盼/我的歌声/在回不去的
山道唱响。

云 如 许 湛 蓝/ 在 我 眼
里游荡/水如许耀眼/在我
眼波流转 /我的小鱼儿/戏
着蜻蜓的尾巴/如许/悠然/
如许/如许…在竹林里

又 要 将 我 劈 刺/那 巨
斧 把 天 劈 开 了/可 怜 伊 甸
园 里 的 生 灵/嗜 着 血 的 妖
魔 无 处 不 在/我 们 无 路 可
逃。

你 怕 什 么 ？/是 我 不
经 风 的 身 躯 吗 ？/怕 什
么 ？ 飘 散 的 长 发 ？/还 是
我的白衣衫/你胆怯了/还
是 不 想 和 憧 憧 鬼 影 共 处/
你 若 有 仙 气/请 吮 吸 我 为
你洒下的月华

匍 匐 在 天 地 之 间/我
是 大 地 的 儿 女/我 的 胴 体
该 在 这 清 溪 中 清 洗 吧 ！/
我的心该在这流云中敞亮
吧/我 愿 意 给 大 地 一 个 索
求/拿去吧/拿去我静谧如
初生命

一个人和巨大的寂寞
僵 持 着/在 泪 雨 磅 礴 中
……….

芳 含 着 泪 读 着 一 篇
一篇废纸写下的诗，医生
神情凝重不发一语，她摇
头 ，摇 头 说 着“ 不 ！ 不 ！
她 没 有 疯 ，她 不 是 疯 子
……”

阡陌有情芳草无情天

最后一片国土 漠凡

冬天的纽约，雪花飞舞、
寒风刺骨。这个曾享誉全球
的国际名都，如今在飘摇的
风雪中已显得有些苍老、落
寞；那残旧不堪的基建，让人
误以为是某一处的老区古
城。特别是华尔街，这条曾
承载着世界梦想、象征着帝
国辉煌的金融名街，如今也
显得暮气沉沉、寥落萧寂，成
了流浪汉和地摊小贩的聚集
地。真的难以相信，仅二十
多年不见，华尔街竟成了这
般模样！他感慨万千，边走
边想，突被不远处的一个摆
地摊的独臂老人吸引住了。
于是，他走过去问道：

“老人家，看你的长相，
应是亚洲人吧？”

“嗯，我是美籍华人，你
呢？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
吧？”老人看了他一眼说。

“嗯，我是日本人，那我
们可以用华语交谈了。”他笑
着说。

“你是日本人啊！华语
说得真好。”

“老人家，不瞒你说，我
叫佐藤茂，是一名历史学家，
早年曾因爱上中国的历史文
化而在中国生活过。”

“哦！是吗？这么说来
你跟中国还蛮有缘的。”
“嗯！老人家，你也摆地摊

呀？”
“没办法啊！为了生

活。”老人笑着说。
“这是你的吗？要卖

吗？这可是美国军人最高和
最梦寐以求的‘荣誉勋章’
呀！”他从地摊中捡起一块奖
牌问。

“是的，这是我的，这是我
当年参加‘越战’时用生命换
来的。他们说那是‘正义之
战’，但这个国家真的有正义
吗？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亚
……哎！”老人说罢长长一叹。

“卖，卖了好，卖了心情
舒服。”

“哦！我明白了，你的手
……”

“是的，我的手是为‘正
义’而断的。正义，可笑，可
笑啊！”

老人侃侃而谈。他静静
地听着，双手不停地轻抚着
那块勋章，就像是在轻抚着
历史的过错与伤痕。放下勋
章，他若有所思地拿起另一
块奖牌问：

“那这块呢？也要卖
吗？”

“卖，都卖，卖了心里好
受！”

“这……老人家，这可是
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代表
着平民的最高荣誉，有极高
的社会价值啊！”

他深表惋惜，很是不解，

眼睛直视着老人。
“价值！你认为在一个枪

支氾滥、种族歧视严重的国
家，这个还有价值可言吗？”

老人说罢又是一叹。这
下，他真的语塞了，不知该如
何接应才好。是啊！老人所
言及是，历史就是事实，历历
在目啊！他开始端详着老
人，不觉萌生几分敬意。

放下勋章，眼睛突又被
一个包裹着红布的盒子吸引
住了，感觉很贵重。于是，他
随手拿起来问道：

“老人家，那这个呢？是
什么宝物呀？也卖吗？”

“不，这不卖，这卖不得
啊！这可是我‘最后一片国
土’！”老人说罢把盒子夺了过
去，小心翼翼地藏进了怀里。
“最后一片国土！？”他很是

愕然，疑惑不解。
“是的，那是我的中国护

照。打从那次离开了中国，我
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它就像是
一片割不断的国土，一直留在
我的身边，让我在风烛残年有
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老人深
深地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该回去的时候没回去，
现在老了啦！行动不便了，
阴差阳错把青春撒在这里，
撒在这片充满偏见和霸权的
土地上，惭愧……惭愧啊！”
老人满脸忧伤，古道热肠的
语气充满着无奈和自责。他
边说边站了起来，面向东方。

“现在好啦！强大了，中国
强大了，不容易……不容易啊！”
老人突激动起来，泪光闪铄。

这下，他的心彻底地被
撼动了。面对着面前这个铁
骨铮铮、心怀“国土”的血性
老人，他一子陷入了沉思。
是啊！翻开历史，西方的哲
学与东方的思想确实存在着
本质上的不同，“纵林法则、
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狭隘主
义，与“天下为公、万物并育”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
念相比，极度地缺少了最为
重要的“包容”与“并进”，这
是何等的可怕？难怪在两百
多年的历史当中，只有十几
年没有打过仗，难道这就是

“上帝的本意”？而这样一个
心怀“国土”、充满血性、充满
魂与魄的民族，难道就可以
战胜的？那些有非分之想的
人呀！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觉
醒呢……？在历史长河中，
他越坠越深，久久不能自拔。

许久，他掏出腰包付了
些钱，买下了老人的那两块
勋章，来到了自由女神岛，二
话不说地把它丟进了海里。
而此时的自由女神像，神情
忧郁，双眼木神，像是意识到
遙远的东方，一轮光芒四射
的红日，正在冉冉升起……。

今石手莫伸


